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琴 岛

特殊的勋章
记得小时候父亲常常对我说“老嫂比母”，

说他的嫂子对他有养育之恩， 千万不能忘记。
父亲去世早， 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已无从考证，
直到我和大爷的一次深谈，才得到真相。

我的祖籍是胶南隐珠大卢家疃村，爷爷家
有不少土地， 又娶了诸城富裕人家的闺女。奶
奶嫁过来时娘家陪嫁了一部分土地，爷爷就越
发成了朱门绣户了。爷爷有四个孩子，两个儿
子、两个女儿，大爷排行老大。

爷爷与弟兄们自幼饱读诗书，他们也很重
视对孩子们的教育。大爷和弟兄们每天去私塾
苦读，打下了深厚的文学功底。

15 岁那年，大爷得到父母的许可，离开家
去外面的世界闯荡。他跟同村年龄相仿的村民
一起，半夜从灵山卫坐船到达青岛，寄宿在和
兴路 70 号长顺铁工厂内， 在位于延安二路的
黎明中学（现青岛 42 中）上学，之后还曾去莱
芜一路 7 号和临清路与人合住。

青岛四流南路当时有个上海纱厂，1935 年
5 月由日商福昌公司建成投产。 第一次世界大
战后，日本的纺纱业抢滩青岛，相继在青岛开
办了“九大纱厂”。到 1945 年，上海有纺织厂三
十几家，青岛有九家，天津有七家，形成了中国
纺织业的“上青天”时代，纺织业也被誉为青岛
的“母亲工业”。

抗战胜利后，1946 年 1 月，中国纺织建设
总公司青岛分公司接手上海纱厂，改名“青岛

第五纺织厂 ”， 后改为 “青岛纺联集团五公
司 ”，简称 “国棉五厂 ”。国棉五厂面向全市招
工时，大爷被高分录取。大爷上班以后先做艺
徒学机械， 他跟着师傅很快就把厂里所有纺
织机械的原理、构造了解透彻，之后分在车床
做维修工 。他学习能力极强 ，知识功底扎实 ，
文采飞扬，又写一笔好字，一时被人称作厂里
的“大才子”。

大爷因为表现突出入了党，厂长爱惜人才
重用他，让他做了厂长秘书。1950 年，组织上派
大爷去位于成武路的党校学习，在这里他认识
了组长刘桂英，我的大娘。不久后由师傅牵线，
两人结为连理。 单位给他们分了三间房子，很
宽敞，房前屋后还有小院子。

后来爷爷去世了。裹着小脚的奶奶，带着
我爸爸和两个姑姑从胶南老家辗转来到青岛。
无棣一路一个做鞋的小作坊收留了他们，让他
们暂时落脚于此。大爷不想让母亲和弟弟妹妹
过着寄人篱下、食不果腹的日子，他跟大娘商
量，想把他们接过来一起住，大娘爽快地答应
了。没想到这样的许诺，让他们背负了一生的
责任。

长子为父，老嫂比母。那时，大姑 16 岁，二
姑 13 岁，爸爸才 10 岁。一切安顿好后，大爷把
二姑和爸爸安排在盐滩小学上学。

1951 年 ，大爷的长女出生 ，两年后他的
二女儿出生时 ，奶奶因脑血栓导致偏瘫卧床

不起 。 大娘开始了上有老下有小的操劳 。她
一边上着班 ，一边照顾嗷嗷待哺的孩子和偏
瘫在床的婆婆 ， 还要养育未成年的弟弟妹
妹 。忙不过来了 ，大娘就鼓励孩子们帮助照
顾奶奶。

大娘出身贫寒，但她曾经还是个“风云人
物”。 大娘 1928 年出生于山东莱阳，13 岁时迫
于生计到青岛丰田纱厂（国棉四厂）干童工，因
不堪忍受日本人的压榨和虐待，她带着翻身的
愿望回到莱阳参加了党领导的妇救会，先后任
海阳武工队第三分所和莱阳县羊郡区武工队

干事、高格庄村妇女主任。她当时的主要任务
是组织妇女救护伤员、纺线织布、缝衣做鞋，并
做筹措军粮、拥军优属等工作，还要在日伪扫
荡前组织群众清野， 上山避难。17 岁的大娘就
在那时入了党。她笑着说，当时村里 180 户就
有 73 人参了军，参军是最光荣的事，父亲送儿
子、媳妇送丈夫上前线，新兵身披大红花，老百
姓敲锣打鼓欢送。

1949 年 1 月，为迎接青岛解放，组织上抽
调大娘到莱阳南海党校学习，主要是学习党的
政策和青岛解放后的任务安排以及注意事项。
青岛解放后，青岛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了中
纺青岛分公司，大娘是接管组成员之一。在这
之前， 青岛各纱厂工人深受日本人的剥削，常
常以消极怠工、破坏设备等手段进行反抗和斗
争，还多次举行大规模的罢工。解放后青岛纺

织企业仅用十多天就全部恢复了生产。在 4000
多人的职工大会上，大娘被任命为纺部“第一
书记”。纺部包括清花、梳棉、粗纱、细纱、筒子、
棉线、并线、成包等整个生产过程，这个“第一
书记”管辖的职工是最多的。

年轻时的大娘身材瘦小， 但工作细致周
到 、遇事果断 ，在厂子里拥有很高的声望 。家
里她也照顾得井井有条， 大娘给我奶奶养老
送了终，又操持着把两个姑姑嫁了人，我爸爸
从青岛化工学院毕业后， 去青岛橡胶二厂工
作，1965 年支援三线城市建设去了宁夏。

退休后的大爷最喜欢干的事情就是到处

转转，他经常去海边走走，去老街道遛一遛，天
气好的时候他喜欢骑着自行车出门，远一点的
地方就坐公交车，比如说“纺织谷”。“纺织谷”
就建在青岛国棉五厂的旧址，如今变成了文化
创意园。 九大国棉厂全部告别 “工业时代”，
2000 多个老物件进入园区的纺织博物馆，诉说
着青岛“母亲工业”的往昔今生，它就像一面镜
子，映照着青岛工业的沧桑巨变。

大娘是离休工人，如今已 94 岁高龄。政府
给大娘发过三枚勋章。大爷说，我们家族应该
给大娘发一枚特殊的“突出贡献”勋章。她不仅
养大了自己的 5 个孩子， 还抚养了弟弟妹妹，
照顾卧病在床的婆婆近十年。她熬过了自然灾
害和动荡的岁月，弱小的肩膀挑起了家里所有
的重担，我们应该感谢她。

卢 戎◆

王 溱◆

加拿大鹅
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顺着开满鲜花的

小区内路，我来到高尔夫球场。这个小区很
有意思也很有特点，南北两侧是满目绿荫的
高尔夫球场，由东向西是居民住宅。正所谓
“球滚绿茵，宅中观赛”。

绿茵茵的球场里分布着四五处水塘，有
的还设有喷泉。水，不太清澈，缓缓而动，涓
涓而流， 不知是自来水还是地下的天然水？
水塘旁边长满了植物，参差不齐，高矮不一。
有的早已翠绿，有的仍是一片枯状。

几只喜鹊在树枝上鸣叫， 叽叽喳喳，让
绿地显得更有生机。略微向前便看到水塘边
有一群“鸭”，步履蹒跚，慢条斯理，或在塘边
觅食，或在水边驻足，或展翅像在“秀”双臂。
之前在此见过绿头鸭，恩爱的“夫妻”成双成
对，和睦的家庭子孙满堂，还有的在水中逍
遥游弋，那美好的景象深深留在了脑海。

再次见到这些可爱的小生灵，禁不住激
动，加快了步伐。但疾走几步后不由得放慢
了脚步， 因为发现， 那些伸着高高长颈的
“鸭”， 模样似乎跟以前见过的绿头鸭不一
样：肥胖的身子呈棕色，脖子长又黑，像是戴
了黑脖套，脸也是黑的，跟黑嘴巴混在一起，
一片乌黑。不过最有意思的是，它的下巴是
白的，在黑头黑脖的衬托下，特别明显。“鸭”
似乎很警惕，听着我的脚步声，看着我缓缓
走来， 开始急匆匆有些慌乱地向水塘走去，
尤其是那两只大“鸭”，一看就是 “父亲 ”角
色，更是充满了“敌意”，一边迈步缓慢后退，
一面小眼紧紧地盯着我。

我是你们的朋友啊！停住了脚步，我在
心里念叨。当初看到绿头鸭时，它们并没那
么警觉， 即使近在咫尺， 依然悠闲自得。拍
照、唤叫，甚至拍着巴掌取个好镜头，都很配
合。现在怎么了？一段时间不见，陌生了，疏
远了，还是变得“高傲”了？

“鸭”们大概读懂了我的疑问，似乎开始
放松了警觉。那些原本下了水里的重新回到
了岸上，躲进水塘旁杂草里的小“鸭”也露出
了毛茸茸的身子。此时我看明白了，这是两
个家庭，一个有九口，夫妻加七个孩子；一个
是八口，少一个孩子。

大概看到我并无恶意，“鸭”们，特别是
那些小“鸭”，闷头在草坪上寻找起食物，并
开始离开水塘走向了草坪深处。此时几个打
高尔夫球的人就在附近，“鸭”们似乎根本不
当回事，径直蹒跚而去，一边走一边低头寻
觅。而那几位打球者似乎也视而不见，真是
一幅现实版的人与“鸭”和谐相处的镜头，瞬
间留在了我的心间。

一直到离开，那两只对我“虎视眈眈”的
大“鸭”，始终在看着我，尽管期间我的表现
十分友好，甚至一度走到它们身边，蹲在地
上近距离拍照，但大“鸭”那高高的脖颈一直
挺立着，眼睛一眨也不眨地“监视”着我。这
种高度防范态势，在温哥华我还是第一次见
到。

后来得知，我遇到的并非是“鸭”，而是
“鹅”，加拿大鹅，一种产自北美洲的野鹅，也
叫作加拿大黑雁。这是一种脾气很爆、攻击
性很强的动物，尤其赶上繁殖季，带着幼鹅
的加拿大鹅脾气很不好，很容易发怒，不光
让人吃够了苦头，连狗都会被它啄得头破血
流。更玄的是，2009 年美国航空公司的一个
航班就是因为与一群加拿大鹅撞击，迫降在
了哈德逊河上。这件事情后来还被改编成著
名电影《萨利机长》。

尽管如此， 还是有许多人喜欢加拿大
鹅。上世纪五十年代，加拿大鹅一度灭绝了，
后来研究者对其进行了人工繁育，结果这些
在温室里生长的动物，丧失了祖先迁徙的技
能，只能留在城市里生存繁衍，而有草有水
的地方尤其让它们喜欢。于是各种大大小小
的公园，包括高尔夫球场，变成了它们完美
的栖息地。

加拿大鹅走路一摇一摆十分可爱，它们
成群结队以一个个家庭的阵容出现，充满温
暖与温馨。 在加拿大它们之所以有很高的
“地位”，就是源自人们的喜爱。为什么流行
一时的羽绒服会以“加拿大鹅”作为品牌？并
不单是因为羽毛的质量，更因为加拿大鹅在
加拿大人心中的地位。

不过加拿大鹅也让人“头痛”，最让人诟
病的是粪便。国外媒体戏称“它们的粪便比
脑子还大”。据计算 ，两只加拿大鹅一年能
排出一吨粪便， 简直太惊人了！ 但即便这
样， 也不能随便驱赶它们， 更不要说猎杀
了，唯一可以采取的就是“计划生育”，以此
来控制繁殖数量。 世上很多事就是如此矛
盾， 喜欢却又不乏烦恼， 无奈之下只能以
“遏制”做出平衡。

黎 权◆

鸡鸣，犬吠。石子入湖，溅起一个簇新黎
明。

拉开窗帘，曙光如金耙齿探进房间，把暗
处的东西往窗台处搂。清凉如蜗牛，在夜的某
刻顿住，不再上爬，顺着自己的黏液玩起了滑
梯。吸了一宿夜的气息，木门回归沉重，推开，
对面人家的墙带着绿得湿沉的倭瓜叶子撞进

来，扑到面前，叶间黄花绒绒，淡淡素香扑鼻。
白蝴蝶愣了一下，翅膀迟疑，不知道该选哪朵
花歇脚。

“水豆腐欸———干豆腐———换豆腐欸 ”，
那个推着自行车卖豆腐的人适时出现， 一嗓
子，喊开了半条街的门，“等会儿啊！”“舀豆子
去！”这家门里的女人应一句，那家女人接着。
抱柴，提水，点火，做饭。

母鸡咋咋呼呼，菜园边刨两下，又钻到草
棵儿里，一副忙碌样子。猪食槽比猪还饿，碰
到墙上，“咚咚”地响。

母亲往灶膛添柴，扒拉锅里的菜，粥米香
顶了房梁。姥爷扛起了锄头，上工的父亲推出
自行车。

榆树盯着自己的影子被阳光冲得很长，
猪圈上窝着。影子一寸一寸往回缩，终于完全
缩到了地面，那个姿态令榆树觉得舒服，看着
影子往自己的根底钻。

晌午头，姥爷睡着，鼾声有一搭无一搭。
母亲在对面的房间里忙着做些针线

活。我坐炕上，串椿树浅绿色的翅果，一片挨

着一片 ， 成串 ， 当作项链挂在脖子上 。“冰
棍———冰棍嘞———”苍老的声音传过来，嗓门
不高，悠悠长长，穿街过巷，落进沉寂的院子。
我和二分钱一起弹了出去。

那个瘦小老头接过钱， 递过一根冒着凉
气的细长冰棍。一股细溜儿的凉甜钻进肚里，
我也开始冒凉气，成了个冰小孩。

眯缝着眼，抬头看天，晒得发白的屋檐在
湛蓝天幕下显得更近。阳光亮烈，不远处的两
棵树上，叶子怕被燎着似的，每片都蜷缩着身
子，整棵树也蜷缩着。

躲在叶里的蝉得了势 ， “吱哇———吱

哇———”叫嚷着，长一声短一声，不歇不休。整
个村子都被蝉声叫得小了。午睡醒来，葫芦瓢
探进缸里，舀出一瓢水，咕咚咕咚灌进嗓子。
井水里泡了大半天的黄瓜凉得透，“咔吧”掰
一截，照着瓜肚儿咬一口，半个房檐都绿了。

太阳略远，风又大些，下晌了。女人们三
五成群坐进树荫里，织网补网。梭子在手底下
翻飞，变长的网花，缠到脚上。我也拿着母亲
的线板子学织网，缝衣的线，三下五下缠成一
堆乱麻。

阳光把对面人家的北山墙涂成了金亮亮

的赤红色， 树叶子在枝头沙拉沙拉地和着风
的节奏轻响。牛羊要入圈了，人喊马嘶，村巷
间一下子热闹起来。它们踢踏着过去，尘土飞
扬，各种牲畜的气味裹挟而来，直到走远，才
慢慢偃旗息鼓。

茄子豆角凑在簸箕里，晃着红紫绿光。西
红柿卤面里的蛋花好大一朵。 呼呼噜噜声不
绝于耳，不一会儿，两碗面下肚儿。院子里接
二连三传出锅碗瓢盆的交响曲。放下碗筷，人
们摇着蒲扇来到街巷间， 说话唠嗑的细碎声
响让人觉得安稳。

夜擦着眼皮来了。
星星在空中聚会， 个个眨着眼睛喋喋不

休。一弯新月悄然爬上天幕，屏气凝神偷听着
周遭的消息。蛙鼓一阵一阵响起，稻子噼里啪
啦争先恐后地扬花，哗哗的流水声不停，水田
里绿意葱茏翠色欲滴。园子栅栏外，葫芦花精
神抖擞，像白色的小喇叭。几个女孩子追着赶
着在街上跑， 手里举着刚掐下来的花枝子。
“扑楞鸽扑楞鸽吃花来，大的不来小的来”，大
家喊了一遍又一遍，一声落了一声又起，花都
累了，扑楞鸽还没飞过来。淘气的野小子们不
玩这个，他们“藏猫儿”“顶架子”，忙着展示用
不完的力气， 还有的喊了父亲或者叔叔、哥
哥，三五成群，说着笑着，下河洗澡去了。小鱼
们听着这些动静， 躲到水草长长的叶片下面
不肯露头。 哗啦哗啦的水声响起来， 满天的
热，一扫而光。

姥爷拿出早就编好的艾绳， 盘绕着放在
大门口，划根火柴点着。烟袅袅而起，满院煳
香。我满头大汗跑回家，坐到姥爷旁边，他一
下一下摇着扇子赶蚊虫。 等到他把故事再讲
上一遍，小村又静下来了。

小村夏日长
李冬梅◆

和其余的美一样，为众目所瞩
甚至更飘扬，更灵动
在向新世纪迁徙的风中

发梢触及更高更远的离愁

浸透雨雪严苛之后

依然散发纯真与正直的清香

美发师做不到这些

发轫于高原腹地的青丝

延伸了母亲河的跌宕顿挫

险滩撞击出来的善

反而顺滑，比水更具母性
沿幽谷倾下，不可扭曲的决心
一河波光粼粼的文字知道

她们区分枯山水和朽木

又有别于新世纪稚嫩的香艳

允许悲苦的秃头与秀发一同行走

那些未被物化的精神符号

如头型清晰起来

又一个被文学标识的二十年代

你以才华与温情

记录下辛苦征途上的蜂巢

赏月

犹疑这虚幻的海堤上的话别

月光下银色夜晚

澄澈无痕的天空和水面

一丝，一缕，一点点，细腻的
亮光洒满周遭

让我俩像凝固在透明松脂

里面的琥珀

看似一千年，一万年

明天却是分别。琥珀的梦
无力阻拦流泻的人世

宁愿天各一方是那虚幻的从前

偏偏从前全是结实的花朵

一丝，一缕，一点点，小喜悦的
沉积。美好共处时光
如这流光可及的中秋夜。而此后
一千里，一万里
对空相望，封在琥珀里的明月

卜居

我向往的莲花

在松涛里并蒂，在巨石里盛放
是罡风刮不乱的余生家园

法门不容易被打开

若是进入莲山墅

便找到了家

清泉洗濯穿越世纪的风尘

终于安定，光明寺木鱼声声

收藏起厅室里的行李箱

出门只为种梨，摘菜，采蘑菇
在竹里馆弹琴，长啸
诵入夜经，明月来相照
做王维的邻人，做第六朵莲花
世界与我一起安顿下来

你的秀发（外二首）

原本坐在门口就可以欣赏漫山遍野粉粉

的野樱花，此刻凋零了，让人不禁有些伤感。
才几天啊？满山满坡的粉色，已消失得无影无
踪。这里又恢复了近处亮亮的嫩绿，中间深深
的墨绿，远处蒙蒙的灰绿。

每天听着工友们说着山上有水库、小溪、
瀑布，让我心驰神往。便问：“远吗？”

“不远。顺着眼前挖机挖好的路，在山里
拐上两个弯就是瀑布了， 再顺着小溪往上走
就是水库，水库上面就是一片竹林。”

“山路好走吗？”
“嗨！六台挖机在为你开山辟路了，哪里

还是山路？”
于是便跟着工友们上山。

刚刚走上挖机挖平的大路， 便看到涓涓
细流顺着山脚静静地流淌。 继续往前走便听
到流水潺潺的声音。刚拐了一个弯，哗哗啦啦
声伴随着悦耳动听的叮咚声传来， 我的精神
振奋了起来。拐过第二个弯，已经感受到了丝
丝缕缕的凉意，空气好像也更加清新了。

清脆悦耳的流水声像是在欢迎着我们，
哗哗啦啦叮叮咚咚的声音越来越热烈越来越

响亮。前面越来越开阔，突然，眼前一亮，那一
条条时而分开、 时而又手拉手紧密相连的从
天而降的银色丝带，沿着宽阔青色的石床，欢
快地唱着歌一路倾泻而下， 来到一个石潭里
紧紧地拥抱旋转，然后排成一条细细的队伍，
把刚才群情振奋热情高涨的气氛转换成了一

曲婉转悠扬的小曲，一路向着山下奔去。两边
幽兰的石菖蒲摇头晃脑地夹道欢迎着。

我深深地感叹着，恋恋不舍、一步一回头
地继续往前。登上几步台阶后，一番新的天地
呈现在眼前： 只见四面环山中环抱着一池碧
绿，这分明是大自然赐予的一颗明珠啊！又是
一阵唏嘘感叹，继续往前走，路上竟然闪耀着
各种各样闪闪发光的银片。抬头一看，原来是
一片无边无际的竹子的海洋！ 透过层层叠叠
竹叶间的缝隙， 阳光仿佛化成了片片银子洒
在了金黄色的落叶上，美不胜收。

这里是美的天堂，这里是世外桃源，她在
默默地展示着自然美的同时， 也在召唤着人
们，尽情去拥抱大自然。

美的天堂
罗璟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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